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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三俗”，怕老婆
□无歌

生活男品世说新语

也说“吃软饭”
□陈鲁民

愿意常见的人
□孙道荣

人间食话

很久以前，有个有钱的老寡妇包养了一
个小情人，两人有一天下馆子吃荷叶米饭，店
小二问小情人：“二位是吃硬点的还是吃软点
的？”小情人知道老寡妇牙口不好，为讨欢心，
赶紧答道：“吃软饭。”于是，就有了男人靠女
人生存的“吃软饭”一说。

“吃软饭”历来是被人看不起的，但依然
有人乐此不疲，且振振有词：吃软饭，没本事
还吃不着！这话有理。吃软饭至少要具备三
个条件，一是相貌英俊，玉树临风；二是有些
才艺，意趣不俗；三是善于逢迎，会哄女人高
兴。也不是谁想吃就能吃着的。

大作家巴尔扎克就符合这三个条件，也
是吃软饭的佼佼者。他曾在给妹妹的信中写
道：“看看周遭，是否能帮我物色个有笔财富
的寡妇，在她面前将我夸耀一番——一个极
好的小伙子，22 岁，长得帅气，眼睛溜转活
泼，全身充满激情！是众神曾经烹出的一道
最好的丈夫的菜。”功夫不负有心人，寻寻觅
觅，巴尔扎克最终成功找到一位富有的寡妇
做妻子：韩斯迦伯爵夫人。她腰缠亿万，有几
千个农奴和广阔的土地。

还有音乐家柴可夫斯基。
他才华横溢，仪表堂堂，却贫困
潦倒，一文不名，这时，遇到了
贵人梅克夫人。她是一个大资
本家的遗孀，拥有巨资家财，且
对音乐很着迷，就给柴可夫斯
基寄去了第一笔款，并决定以
后每年为他提供 6000 卢布的
资助。柴可夫斯基解决了温
饱问题后，很快完成了第四交
响曲和三首小提琴曲与钢琴
曲的创作。印行出版的时候，
梅克夫人又寄去 1500法郎，而
柴可夫斯基在回信中寄去的
是一枝花。他跟梅克夫人说：

“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我向您要钱而不
会感到害羞的人。首先，您仁慈而慷慨；其
次，您有钱。”

导演李安，凭借《断背山》成为第一个
摘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小金人的亚洲导
演。可他刚出道时也吃了 6年软饭，至今
想起仍十分痛苦：“我想我如果有日本丈
夫的气节的话，早该切腹自杀了。”他大学
毕业后，一直没能找到一份与电影有关的
工作，不得不赋闲在家，靠在攻读伊利诺
大学生物学博士的妻子林惠嘉的薪水度
日，这一过就是 6 年。为了缓解内心愧
疚，李安除了大量阅读、看片、埋头写剧本
外，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负责买菜做饭
带孩子。每到傍晚做完晚饭后，他就和儿
子一起兴奋地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
猎物回家”。

已故作家王小波遗孀李银河也说过：
“小波在很长一段时间就靠我养着。对没
本事的男人来说，被人说吃软饭是最大的
打击，只有有本事的男人才有底气被养起
来。李白吃软饭就很有一套，他先后四次
结婚，都是专挑谁家的爷爷做过宰相就去
做上门女婿。”

可见，吃软饭，从小里说能保护艺术家
衣食无忧，从大里说，则能促进艺术繁荣，
此类例子多多，不胜枚举。吃软饭还有很
多好处。譬如可以缓解就业压力，虽然是
微乎其微——如果有一百万人吃软饭那就
很见效了；可以提高妇女地位，过去是“嫁
汉嫁汉，穿衣吃饭”，现在颠倒过来了，妇女
地位想不高都不行；可以促进消费，稳定家
庭，一般来说，吃软饭的男人都不再花心，
因为他没这个经济基础。

最近，名门痞女洪晃一语惊人：“一
个没有吃软饭男人的社会，是一个不文
明、没文化的社会。”这个高度一下子就
拔上去了，让我们得仰着脖子看。“安心
吃软饭的男人都是大人物，千万别小看
吃软饭的男人，吃不上只能说明你自己
不够强大。”这句话更是让我等吃不上软
饭的须眉们自惭形秽，没办法呀，其貌不
扬，没有才艺，不会逢迎，又不是大人物，
要吃软饭等下辈子吧。

怕老婆的开山鼻祖，是宋朝人陈季常。
该兄弟交友不慎，要款待那个大胡子词客、
食客苏东坡，却错用了“三俗”之首的美人计，
喊一群歌妓跳艳舞助兴，结果，两男K歌K得
不亦乐乎时，老婆柳氏醋意大发，拿根木棒
捶墙怒吼。这下让老苏看笑话了，挺不厚道
地现场赋诗一首：“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
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
然。”一分为二地看，这对夫妻从此扬名立万
了，老苏无心插柳给他俩炒了一把，柳氏成
了河东狮子吼的创始人，大可以向后继的悍
妻们收冠名费；负面效果，是季常君从此背
负“怕老婆”的雅号，成为古今饭局的第一段
子主角，老苏的诗铁案如山啊。这个故事同
时告诫我：千万不要用日记体和段子体调侃
兄弟们的孬事。

按照清代话本小说《八洞天》的说法，怕
老婆是有现实基础的，笔者总结出三大要
点：势怕、理怕和情怕。

所谓势怕，《八洞天》的解释很明朗：
一是怕老婆娘家是贵族，男人背靠大树好
乘凉，能升官发财，就如驸马想和公主媳
妇睡个觉，也得打个书面报告。二是怕老
婆娘家金银如山，男人吃嗟来之食，只好

仰人鼻息。三是怕老婆
母老虎的架势，又打又
骂，男人孱弱，干脆一溜
了之。这说明在怕老婆
的问题上，古今同例，官
二代富二代和悍女泼妇

们，一定要慎娶。否则，您就安心做那陈
季常的衣钵传人。

我乡里有个前辈，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毕
业于某商专，分配在财政局，炙手可热，娶个
老婆在银行，按说小日子特滋润。但该前辈
农村兄弟多，父母侍候一亩三分薄地，身体
不好，前辈的工资每月要寄一半回老家。岳
父局长正当权，老婆是独生女，娇惯。得，娶
回家的老婆是个菩萨，受不了男人乡下亲戚
的骚扰，自己花钱如流水，没半月，工资全报
销了。后半月俩人就到丈母娘家蹭饭，时日
一长，丈母娘就对前辈翻白眼了，在女儿面
前唠叨他窝囊。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前
辈一肚子愤懑，却不能不装出勤快的样子侍
奉老两口，下厨，洗碗，拖地，擦窗，洗被条。
据说，某次晚上几个同学聚餐，喝多了点，回
家时间超过了菩萨老婆的规定，老婆硬是罚
他在门外站了一夜，以反思其行。若干年
后，前辈忍受不住，热血上涌，孤身一人前往
深圳打拼，等拉起公司，立马命令菩萨老婆
辞职随夫做全职太太。其时老岳父也退休
了，菩萨老婆真成了笑脸菩萨，对前辈温柔
无敌超级好。

许多女人，以为要让男人有“季常
癖”，只需无理搅三分，一哭二闹三上吊。
结果，男人怕倒是怕了，心里却视为猛兽
洪水，捞着个机会就在饭桌、同学、亲朋、
风景区云游，决不回家。《八洞天》开了个

“理怕”的药方：敬妻之贤，景其淑范；服妻
之才，钦其文采；量妻之苦，念其食贫。哎

呀，这也是要人命的事，女人，你得安贫乐
道，德才兼备，做“四有”型贤妻良母。但
坐飞船上月亮也难找。假如某男十分幸
运，遇到一个，恰恰她对某男又眼睛放电，
俩人一拍即合，或者男人费尽千辛万苦终
于擒拿到手，那么为她患上了“季常癖”，
不仅不丢人，还受人尊重。

“情怕”算得上神仙境界：一是爱妻之
美，情愿奉其色相；二是怜妻之少，自愧屈其
青春；三是惜妻之娇，不忍见其颦蹙。老婆
太漂亮出彩了，麻烦，要好生奉承，因为天下
那么多咸猪手在等着吃豆腐，哈哈！老夫少
妻，更麻烦，一树梨花压海棠，梨花馒头必然
心下抱愧，多爱一点点完全应该。老婆娇
柔，像个爱撒娇的孩子，您忍心让她受委屈
吗？这三点“怕”，我私心揣测，虽然可爱可
敬，却也有不得已的成分。

《太平广记》记载唐朝的管国公任环，特
别怕老婆。他曾对人说：“老婆有三个时期
让你惧怕。刚结婚，她端坐洞房像菩萨。难
道有人不怕菩萨?时间长了，生子女，又像护
犊的老虎。难道有人不怕老虎?到年老，脸上
打皱像佛经上说的吸人精气的冬瓜鬼。难
道有人不怕鬼?因为这些怕老婆，又有什么奇
怪?”自嘲中倒潜藏了几分真理：别人家养大
的黄花闺女白送给你，这白送的闺女免费为
你养了一批小狗崽子，等小狗崽子大了，白
送的闺女耗尽精气神成了冬瓜，天地良心，
确该一辈子护着敬着才对。这也算反“三
俗”的行动之一吧，呵呵。

“客从远方来，
遗我双鲤鱼，
呼童烹鲤鱼，
中有尺素书。”
此“乐府”之句。中国浩浩诗河，唯“乐

府”有此奇境也，是我最赏。
鲤为我童年少年时黄河畔常捉之鱼。

据豫菜美食家说，世上只有我家乡的北中原
此一河段之中的黄河鲤鱼，最为肥嫩纯正。
黄河在此段河床最宽的缘故。

多少年过去，那些金色鲤鱼仍在我梦里
飞翔。在古诗十九首里飞翔。

有一年我客滞在一座喧嚣的城市，梦到
了鱼，就以水墨试之，画了许多尾鲤鱼，在宣
纸上此鱼仍沉浸在时间上游，在最深的童年
梦里，犹有泼刺水声。落款宛如点点红鳞。

后来再读《汉乐府》，每每读到“客从远

方来，遗我双鲤鱼”，拍案，意为如此之远送
两条小鲤鱼，且将信藏到鲤鱼腹中，奇诡。
汉人多奇矣。不怕鱼臭乎？

五年后又读，不料竟是鲤鱼的错误。方
知“双鲤鱼”是信函的代称，信函之使的古典
鲤鱼。

我翻检旧书，看到一幅木版画，古人原来
是将信藏在刻成鱼形的木函之中，木函一底

一盖，一上一下，故称，相当于我当年寄情书
时制造的厚牛皮纸信封。后面有“呼儿烹鲤
鱼”句，木鱼自然不能烹煮，恰恰是取信时主
人欢乐生动的说法，一时，诗意相适释然也。

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原先少年时代对
鲤鱼的误读，印象之中更有幻想奇妙之境：
相思的人他们能将文字煮熟！先烫伤眼睛，
再烫伤喉咙，最后烫伤思念。

省城有很多老同学。有时候公差或私
事去省城，就会想，这次找谁聚聚呢？

有的同学，升官了，升得最快的，已经
官至厅级。不过，虽然升官了，同学情谊还
是一点没淡，外地同学进省城，但凡他们知
道了，都会热情款待。聚会的饭店，一定是
上档次的；聚会的场面，一定是热闹的。老
同学一个电话，就会唤来其他同学陪你，这
些被临时喊来的同学，大多也是在官场上
混的，不是处长，就是主任。老同学见面，
自然要寒暄几句，但一圈酒之后，老同学的
话题就转向了，全是官场上的事情，谁谁又
升了，谁谁没啥希望了，谁谁有谁谁罩着，
谁谁……说的不是你不认识的人，就是你
不太懂的官场行话，你尴尬地坐着。半晌，
老同学们忽然意识到你的存在，大着舌头
招呼你，别客气，吃！别客气，喝！你讪讪
地笑笑。

聚会终于结束了，餐桌上，酒瓶喝空了几
个，菜剩下大半桌。老同学豪爽地喊服务员
签字埋单。你偷偷瞄了眼，乖乖，好几千块
呢，比你一个月挣的工资还多。不过，老同学
一个子儿不用自己掏，大笔一挥，签个字就完
了。老同学签字时神采飞扬，样子潇洒极了。

这样的盛宴，你却不懂得领情，此后再

也没去找过他们。
有的同学，发财了，自己开了公司，做

了老板，挣了大钱。你到了省城，去找他，
他很开心。不过，他很忙，电话一个接一
个。见状你要告辞，他一脸不高兴，老同学
千里迢迢来了，不请你吃个饭，还像话吗？
你抹不开面子，留了下来。晚饭照例是在
某个豪华的大酒店，订的是气派的包厢。
你正思忖着，就你和老同学两个人，这场面
也太隆重了，门开了，又来了一帮人。老同
学赶紧站起来，谦恭地将来人一一介绍：这
是工商局的蔡局，这是税务局的黄处，这是
刘总，这是胡经理。完了，指指你，对大家
说，这是我外地来的一个同学。你突然明
白，宴席是早预订好的，你只是赶巧碰上罢
了。酒席上，老同学毕恭毕敬地一杯杯敬
酒，还附在你耳边悄声说，这都是他的财神
爷，帮帮忙，多敬他们几杯，让他们高兴高
兴。本来一路颠簸，你又累又饿，这会儿却
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你也再没找过那同学。
想来想去，每次去省城，你必定要找的，

只有他了，睡你下铺的兄弟。他没升官，也
没发财，和你一样，在一家单位朝九晚五地
上班，下班，辅导孩子，自己看看书。听说你

进城了，电话里跟你说，一会就下班了，直接
上家里去吧。他家你是认识的，去了很多
次，在省城众多的老同学中，也只有他的家，
你去过，此外，再也没有人邀请你上他们的
家中去过，与他们见面的地方，不是宾馆的
标准间，就是饭店，或者茶楼。

你坐上熟悉的公交车，到了同学家附
近的站下车，门锁着，同学还没回来，没关
系，小区门口坐一会，同学就回来了，手里
一定还拎着你喜欢吃的烤鸭、油炸花生米、
臭豆腐干什么的，这就是你们的晚饭了。
天冷的话，一人一瓶二锅头；如果是夏天，
那就一人一瓶啤酒。也不用拼，不用劝，咪
一口，搛口菜，聊聊近况，扯扯开心的事，烦
恼的事，棘手的事，互相安慰几句，鼓励几
句，再吧唧吧唧以前在一起的趣事，时间就
慢慢地过去了几小时。也不着急，弟媳妇
已经热好了暖胃的菜泡饭。

有时候，弟媳妇不在家，老同学就会领
着上小区边上那家小饭庄，找一个僻静角
落，点两三个小炒，仍然是一边吃，一边聊，
讲到会心处，两人哈哈大笑。埋单也不用
争抢，几十块钱的事，他掏和你掏，一样。

有的人，我们愿意经常见一见，聚一
聚，聊一聊，有的人，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